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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文学自觉 
 

刘亚科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2） 

摘  要：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觉醒，经过仕与隐的挣扎，陶渊明终于觉醒，走上了真正归隐的道路。他归隐后的诗文

创作彻底挣脱了政治的藩篱，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羁绊，以崭新的思想内容、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和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显示

出高度的文学自觉精神，把文学自觉推向了时代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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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他从仕与隐

的矛盾中挣扎既而觉醒，归隐后创作出大量的田园诗文，拓

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尽兴地抒发自我之情；在意境方面进

行了自觉的实践；创立了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把文学自觉

推向了时代的巅峰。我们从其诗文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学自觉

精神。 

 

一  人的觉醒 

文学的主体是人，人的觉醒是文学自觉的前提，文的自

觉是人的觉醒的表现形式。陶渊明正是由人的觉醒走向文学
自觉的。这表现在他由传统文人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志

向走向固穷守节、写诗自娱、书写个人喜怒哀乐的人生理想，

完成了自我人格的一次觉醒。  

人的觉醒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陶渊明生活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的东晋末期。他少年颇有

壮志，在《杂诗》其五中写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可见他早年积极进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国立功，对

前途充满信心。到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29 岁时，陶

渊明才作了江州祭酒，然而，“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1]P2461

当时社会黑暗，官场腐朽，到处布满了阴险的陷阱。而陶渊

明个性纯真，追求自由又怀正志道，自然不满现实，不愿与

统治者同流合污。但兼济天下的理想和“生生所资，未见其

术”的窘迫生活，又使他不得不出仕。从诗文里可以看到诗

人仕宦时期思想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如《庚子岁五月中都还

阻风于规林》其二：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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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

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

几，纵心复何疑。  

据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庚子岁（公元 400

年）陶渊明以桓玄官使至都上疏求讨孙恩，毕使后从都还荆。

诗中记叙他奉命出使金陵返还仕途中的见闻,但吟咏的目标

并未放在官差上。面对山川的坎坷，却后悔自己不该远离家

乡，“借山川大浪暗喻仕途的艰难和风险，表现了诗人对官

场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烈向往。”[2]P10“崩浪聒天响，

长风无息时”一句，字面上是写船停江畔时所面临的恶劣环

境，细看实为当时社会急剧动荡，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真实

写照。朝廷腐朽，军阀割据，互相攻伐。这种政治背景下，

个性率真的陶渊明寄身仕途，自然会挂念母亲思念故园。“静

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要为园林告别“人间”，他的内心

里萌生了归隐田园的念头。 

还有次年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据

逯钦立考证，“陶是年假还，至七月赴江陵桓玄官府销假”
[3]P75，其时陶渊明为桓玄幕僚。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

遥至南荆”，大有上当受骗，无可奈何之感。后面的“商歌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借宁戚和长沮、桀溺的典故来表达

了自己归隐的愿望。他已经产生“投冠旋旧墟”“养真衡茅

下”的想法了。 

义熙元年（405），他对官场绝望了，彭泽令任上毅然归

隐。这个从满怀壮志到失望最后绝望的过程终于成就了陶渊

明，于将要归隐之际写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彻底觉醒的标

志性作品，“是他与官场诀别的宣言”[4]P400。从文中可看出

他当时的心境是自责（田园将芜）、自悔（已往不谏，来者

可追）、自觉、自醒（迷途未远，今是昨非）交织在一起的。

他想建功立业而朝廷腐朽，他性情自然而官场黑暗，为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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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仕违背自己的本性。经过痛苦而且漫长的思想挣扎，他觉

醒了。 

《归去来兮辞》不仅是陶渊明人生转折的标志，还是第

一真情之作。“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

远，觉今是而昨非。”这一“悟”、一“知”、一“觉”，表明

了陶渊明与官场彻底决裂的决心，显示着诗人主宰了自我。

摆脱官场羁绊返回田园的欣喜跃然纸上，行文亦随之流畅轻

快，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诗人为这生命史上的划时代作

品，匠心独运，写得流畅清新，音节铿锵，自然成韵，呈现

出一种天然真色之美。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

已”可能是过誉，但可以肯定的是，《归去来兮辞》完成了

陶渊明人格的彻底觉醒，也树立了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士人文

学自觉的高峰。时代造就了陶渊明，从此他以独特的人格理

想实践着文学的追求。 

 

二  文学创作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创作的自觉、观念

的自觉、批评的自觉。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最早出现

的是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的自觉，是文学走向独立的一种

表述方式，其意在说明，文学挣脱了政治、强权和经史诸子

的束缚，超脱了过多的功利目的，摆脱了附庸和从属的地位，

开始自主、自觉地表现作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表达作者的

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可以较少约束地表达某一阶层或某一

利益集团对社会时政的看法，较为自由地记述作家想要记述

的事件或故事。就陶渊明而言，归隐田园，他有了一般文人

所未曾有过的农耕生活经历，有了和劳动人民较多的接触。

这使得他诗文的内容大为扩展，审美层次得到提升。在玄学

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文坛的时代里，他创作出大量的田园诗

文，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这些田园诗摆脱了政治、

经学玄理的附庸和从属地位，以崭新的思想内容、情景交融

的艺术境界和平淡自然的风格表现出诗人高度的文学自觉

精神。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自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田园诗文——为抒发真情开拓文学新天地 

文学的自觉不仅是自觉的创作，而且更应该是自觉地去

创作文学。陶渊明归隐后，躬耕自守，山川给了他自然，农

夫给了他真情，生活给了他感受，个性的张扬与审美的冲动

融入了诗人的血液，激励着他文学创作的热情，他自发自觉

地用他的笔墨抒发对世情、人情和自然的体味，用纯真之心

宣泄着他的喜怒哀乐。“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

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5]P375，一篇篇诗文便

应运而生。 

首先，陶渊明把目光投向了平凡无奇的乡村，以田园生

活为内容，尽情地抒发自我之情，展现淳真个性，塑造自然

之美。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

中包含的美的意趣。在他的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第一

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文学新天地。

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唱出的田园之声，使文学摆脱了佛

学哲理代言的身份，成为抒发诗人自己的主体情感的工具。

他把诗文的题材范围推及田园、乡村、日常生活之中。开创

出田园诗文这个全新的领域，扩大了诗歌的审美视野。 

其次，陶渊明的诗文通过描绘田园风光，来抒发对纯洁

的田园的热爱之情和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如《归园田居》

第一首，通过对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等景物的白

描，流露出对田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深切依恋。诗人把仕途

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

回归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

恶社会的鄙视。 

再次，他的诗文还赞美了田园生活中和谐美好的人际关

系。诗人避开了官场的车马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

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也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这里有

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

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和朴实的农民共

话农事：“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

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

酒，只鸡邀近局”（《归园田居》其五）。诗人写自己与村人

交往中的这些生活小事，来表现对乡野间和谐人际关系的赞

美。 

最后，陶渊明的诗还抒发了参加农业劳动的生活感受，

这是文人诗篇从未触及的领域。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

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

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句透过

对劳动情景的描绘，抒发对自食其力生活的热爱和珍惜，表

达了回归自然坚定信念。《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说：“平

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田

野风景和农事活动的描写中，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由于诗

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并由衷地喜爱它。劳动，第一次在

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他的田园诗表现了只有一个劳

动者才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二首：“桑

麻日已长，我土日以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现

了他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

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陶渊明不仅亲自参加农业劳动，

是第一位“开春理常业”的诗人，而且以“孰是都不营，而

以求自安”诗句表达了对不事农桑者的鄙视之情。“在田园

中，他对于自然，不只是美的感受，不是欣赏着，不是旁观

者，他就生活于其中，与之融为一体。”[6]P166 

陶渊明诗文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回归后没有官场

冗务，有了乡村生活的体验，有了和下层人民的接触，见到

了更多的残酷现实；没有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

苦恼，有了更多的思索，抒发自我情感的愿望愈加强烈。没

有政治的束缚，没有名缰利锁羁绊，他便兴之所至，诗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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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真情所到，他的创作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非模仿性的文

学创作活动。 

（二）自觉实践“意境”理论 

陶渊明除了在诗歌内容上自觉实践外，对诗歌意境的贡

献也是显著的。人们通常将描写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

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境界，称之为意境。陶渊明诗歌主要是

歌咏田园风光的，他以强烈的审美意识，发现了自然景物的

审美情趣，并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所描绘的客观事物之中

去，在客观景物的白描中，寄寓了深厚的主观意识，寓情于

景，情景交融，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叙述描写中，情与景会，

境与意合，情理形神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创造出一种“物

我合一”的艺术境界。 

如《饮酒·结庐在人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写景如

画，意境高远。诗人以赋比兴兼用的妙笔，构成了一个真淳

自然，元气浑成的艺术境界，给我们以美的享受。“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对情与景的关系处理得尤为绝妙。

诗人在东篱下采菊，偶尔抬头，映入眼帘的是苍翠、静穆、

巍然的南山姿容，日夕佳景，飞鸟自由自在的飞回南山。这

是何等令人神往的情景。诗人高雅的情致，悠然的感受，也

蕴含着诗人和大自然一刹那间的交感共鸣，确实是神来之

笔。 

“见”，是无意中的偶见，南山胜景和采菊时悠然自得

的心境正好相吻合，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悠然”

二字也妙，既是指诗人望见南山之时的悠然心情，也是诗人

眼中悠然的南山。南山胜景如何？诗人说是“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南山暮色中，一群群归鸟正向远山的怀抱翩

翩飞去。这结伴飞返的鸟儿，是实写，也是兴喻之象。联想

陶渊明其他作品中的“羁鸟恋旧林”、“鸟倦飞而知还”等诗

句，我们会感到，目送飞鸟归山的诗人仿佛化身为鸟，悠然

自得归返大自然之中。这时的山与庐，鸟与人，在诗境中合

成一体了。所以诗人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正

如逯钦立先生所说，“归鸟群使人感受到真朴自然意趣”，
[3]P90 心境与物境已合为一体，其中的真意，还用得着语言去

表达吗? 

王国维先生将中国诗歌意境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

之境”[7]1，并且独具慧眼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作为“无我之境”的典型代表。陶渊明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实

践，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无我之境”的艺术境界。 

诗是纯粹白描，没有一字染情，然“处处景语处处情”，

在这里陶渊明把冲出“尘网”的喜悦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倾

注到所描绘的乡村景物上，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落、

炊烟，鸡鸣，情趣盎然，生机勃勃。恬静美好的田园风光和

追求自由和谐的人生乐趣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发，

万物与我为一”[8]39 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不动声色的白描

中，无不透漏出诗人对笔下景物的深切依恋。。正如郭预衡

所言：“‘暧暧远人村’四句，作者似乎以纯客观的态度写眼

中所见，耳中所闻，其间全无情绪性的渲染，但这白描的景

物，却又衬出诗人心灵的晶莹剔透。只有人的心纯净如止水，

如明镜。自然的影像声音，才能最真实、最细致的为人的感

官所领会。”[9]P73 安闲的环境，宁静的气氛，充满浓郁的诗

情画意描写之中，我们感受到诗人精神的释然和轻松愉快。

陶渊明带着自觉的文学追求，特有的审美的眼光，真挚的感

情，深挚的热爱来感受自己生活的环境或事物，把自己的主

观情感、意趣、追求完全融合到描写的对象中去，并且把它

们艺术再现到物我两忘的程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意境理论

的第一个实践者。 

（三）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 

归隐后的陶渊明不仅为文学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并且

开创了文人亲近自然的先河，他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

创造出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这和东晋诗坛崇尚和流行的华

丽雕饰的诗风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自觉追求平淡自然的诗

风，是诗人有意识的自觉的美学追求。这使他的文学自觉从

内容扩展到了审美领域。 

陶渊明诗的平淡自然的风格，首先表现在取材之平易自

然，善于通过宁静淳朴的乡居生活的描绘来表现诗人恬静的

心境和淳真的情感。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不是旁

观者，不是欣赏者，不是过客，更不是占有者、附庸风雅者。

他是自然界的一员，完全地归化自然。 

陶渊明的诗写的都是自己亲身见闻和感受，诗中的生活

场景又为人们习见。他的诗正是选择了带有典型意义的景物

和事物，用人们熟知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自己的生活和理

想，让人一读就懂，才倍感亲切。同时他又能与读者真诚相

见，不虚夸，不掩饰，自己的生活困难、思想矛盾，都能坦

率的和盘托出、不避丑拙，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诗中处处有

诗人在，有真情在，读其诗，如见其人、如见其心，确实是

“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如《和郭主薄二首·蔼蔼堂前林》

描写了夏日乡居的淳朴、悠闲生活，表现出摆脱官场牢笼之

后那种轻松自得，怀安知足的乐趣。全篇似乎只随意拈了几

个极平常的生活情景：树下乘凉、读书弹琴、美酒自斟和稚

子学语，但诗人紧扣一个“乐”字将它们组合起来，整个生

活的纯真之趣就跃然纸上。首两句写景只一个“贮”字，仿

佛仲夏清幽凉爽的林荫下贮存了一瓮清泉，伸手可掬一般，

平淡中有醇味，朴素中见奇趣。“卧起弄琴书”的“弄”字

微妙地表现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逍遥无拘的乐趣。全诗“无

夸张”、“无虚浮”，通篇展现的都是人们平时习见的生活，

只以淳朴真情动人，平淡冲和，意境浑成，富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且诗句如叙家常，然皆一一从胸中流出，毫无矫揉造

作的痕迹，因而使人倍感亲切，从中不难体会诗人返璞归真，

陶然自得的心志。 

陶渊明诗平淡自然的风格，还表现在语言之自然，即追

求语言的质朴和适应性上。陶诗的语言平淡质直，不用雕饰

辞采。始终保持着民间语言质朴平淡、清新活泼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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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觉追求语言和谐，即适应性，适合作者的心性，适合所

描绘的对象，适合所表达的情感。陶渊明生性简易淡泊，而

落笔触目皆是山林田园牧歌，采用自然平淡的“田家语”，

和所描写的田园自然风光及闲居生活高度和谐一致。如：“春

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

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

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

二)诗酒唱和，欢聚谈笑，经营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

的耕读生活，在诗人笔下显得如此充实美好，诗情画意，风

神摇曳。这是因为诗人不雕词琢句，用朴素的口语化的句子

如实写出。虽然质朴平淡，没有绮丽华美，还是为我们带来

绝妙和沉醉。如写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十

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只是平平常常十个字，就写出了雪

落无声的轻柔意态。写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只一个“翼”字，便将南风微拂新苗摇曳之态写的和煦暖人。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等等，都是明白如话的佳句。 

摆脱了世俗功利的陶渊明自觉作诗为文，不祈浮名，不

媚陋俗，只求质朴平淡自然，明白如话，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对“自然”的认识达到了他所在时代的巅峰，即使今天看来，

也没多少人可以超越，对“自然”的追求使得他的诗歌葆有

一种清新之气。他由一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而获得

他所特有的与生和谐的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产生了中国最伟

大的诗歌。”[10]P24 

在东晋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陶渊明凭着率真而追求

自由的个性，“固穷守节”和“崇尚自然”的志趣，经过十

三年几仕几隐的挣扎，终于获得人格的觉醒，终与统治集团

决裂，走上了文人真正归隐的道路。他归隐后的文学创作彻

底挣脱了政治的藩篱，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羁绊，以崭新的思

想内容、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和平淡自然的风格显示出高度

的文学自觉精神。他笔下的文学不再是经学玄理政治的附庸

和从属，而是堂堂正正的为诗人自己导达意气，抒发情怀。

他开创了田园诗这个全新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他以强烈的审美意识，独特的审美实践，奠定了中国诗歌的

“无我之境”的艺术境界。归隐后的陶渊明最能领略自然之

美，诗文以取材的平易，语言的平淡创立了平淡自然的文学

风格，为魏晋诗坛带来自然清新之气。他在归隐中创作的诗

文达到了魏晋文学的最高境界，也把文学自觉推向了时代的

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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